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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折枝梅花去过年”。

自古人们就喜欢把梅花与过年联

系在一起。

梅花盛开于春节前后，过大年与梅

花吐香是连在一起的，总让人有种兴奋。

梅花的芬芳与幽香是特殊的，是这

么袭人心肺，沁得刻骨铭心，浓烈得让

你无法忘怀，这是其他花卉无法与之相

比，让历代诗人词客穷尽文思也难以表

达。它渗入人的记忆与脑海里，以至数

里外，凭着这股香味可以引领你归家。

栽梅是历代士大夫的追求，我们家

苏州的宅园里也栽了腊梅四五棵，有单

瓣复瓣的，素芯红蕊的，一到冬天，满树

开放，馥郁的香味可以传到街口。我们

兄弟姐妹寒暑假都会回家，从饮马桥下

车，走到穿心街小巷口，还没有看到老

宅，就可以远远闻到熟悉的梅花香味，

好比在召唤我们快快回家。

梅树是我祖母的心爱之物，修枝施

肥，都是她亲手打理。当花儿盛开时，

她会去剪几枝最壮硕的梅枝插到祖父

的书房与客厅之中，满屋梅香熏得大家

醉乎乎的。除了她剪几枝外，不允许任

何人来剪她的梅花，哪怕最受她疼爱的

我也不例外。

祖母还栽了一棵绿梅，一棵红梅，

它们显得特别娇贵，但香味却远远没有

腊梅浓烈。祖母谢世后，红梅绿梅也先

后枯萎了，这倒不是殉情而逝，实为难

以伺候。只有腊梅活到如今，一到隆

冬，依然开得一天一地，香味四溢。有

一年花店老板来跟我父亲商量，让他们

剪了去卖，说这不影响明年再长，他们

开价五千元，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绝不算笔小钱，我们工资也不过三五十

元。尽管我父亲很会花钱很需要钱，但

他毕竟没有答应，他说梅花在，母亲就

在，花卖了，母亲魂无法回归了。

前些天，电视中说公园中初梅绽放

了，我于是匆匆忙忙赶到花市。这是一

家由兄妹俩经营的店铺，他们承包了一

个专门种梅的花圃，专售梅花，我多年

来此购买，已与他们稔熟了。但店小妹

笑我来早了，心太急了，说要再等上七

八天。一周后我又去，终于买了束花苞

没有盛开的腊梅。回家后放在休息室

的花瓶里，几次三番去催梅探梅，希望

它早点盛开。终于有一个晚上，我闻到

了一点点淡淡的幽香，它似乎在跟我打

招呼，似乎在召唤我回到当年盛开时的

故乡，像吹响的集合令，呼唤我们从四

面八方来集合，回到当年的岁月。

梅花有种奇特功效，会勾起大脑的

兴奋，带你回到当年闻到它的时空，把

人带到以往的岁月，找到昔日的时光，

寻到以往人们的面貌……回忆起屋中

的黄铜大暖炉，像《红楼梦》中贾母房中

大大的暖炉，放着一层层镂空的外罩，

叠成一个小塔，我们围炉而坐，笑谈着

四面八方的见闻，听着长辈们讲的老

话，大家嬉笑、叫闹。祖母笑盈盈地望

着我们，父亲不停地走来走去，给我们

送来各式各样的食品。有时我们会玩

牌，或去玄妙观吃小吃，或结伴去看电

影，无忧无虑牵着手走在街上。尽管后

来我们又回到四面八方，一晃几十年，

我们已垂老，有的腿脚再不利索，有的

则去了天堂。但梅花的芬芳就像集合

令，把我们重新召唤到一道，唤醒记忆，

把我们的灵魂集在一道，在梅花的香云

中相会拥抱！

祖母是位诗人，夏承焘先生、龙榆

生先生，都赞美过她的诗词。她的诗词

都是咏物，不幸的时代，离乱的家庭，让

她由衷而发。她的许多诗词是咏梅，与

梅唱和，她由咏梅到爱梅画梅。这大概

是无人知晓的。

祖母爱梅，写梅、画梅都是无师自

通的，过去文人大体都如此，这也一脉

相承的。祖母笔名影观，著有《影观

诗词集》。她又好书法，风格近瘦金

体，她九十六岁时书法作品还代表国

家去日本展出，可见水平不一般。书

法 与 绘 画 又 有 “ 同

源”之说，好的书法

家，深谙用笔。画梅

与书法是相通的，祖

母常常在纸上画上一

根 枝 条 ， 添 二 朵 梅

花，这样的涂鸦是经

常的，但似乎没有见

过她的完整的作品。

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

版 的 《汤 国 梨 诗 词

集》 扉页上印了她画

的一枝梅花，不知我

弟弟从何找到，用在

了书中。

但是我最近整理

先祖父与先祖母遗物，准备捐给章太

炎故居或纪念馆时，忽然在祖母给我

的一捆旧扇面里，竟发现了她书写的

扇面有十多幅。虽然有些已破旧，有

些却十分金贵，还有吴湖帆、汪旭初

等一批名家的扇画多幅，这让我喜出

望外。祖母仙逝四十年来，我忙于工

作与生计，竟忘却了整理这些东西，

其中有一幅扇面让我最最吃惊，这是

祖母手绘的一幅梅花图，后面还有她

题写的两首诗（如图）。这是她生前留

下来的唯一绘画作品，而且绘得这么

有章法，布局得当，枝条合理，梅花

有神，浓淡适宜，笔法老到，完全不

像外行所绘，可见她在这方面的修养，

只是不肯轻易示人，保持了她一贯谦虚

的个性。

祖母题写的诗是她1943年之作，

题为“阅项氏梅花手卷感赋”。这梅花

图是会稽陈士隐写，旧藏五洲大药房项

松茂先生家，卷长一丈八尺，祖母阅而

有感而成诗二首。诗曰：

漠漠彤云雪意含，
千枝万朵玉梅酣，
自从写入丹青里，
未许游蜂任意探。

冰想精神玉想容，
水嫌清淡墨嫌浓，
凭他挥洒神来笔，
莫更罗浮访旧踪。
写得真是诗也精彩字也精彩。这

一切真是冥冥之中她对我的宠赐，她

知道我会欣赏她的作品，会爱护她的

作品，会帮她发扬与传承。她相信在

梅花飘香时，我们会相互挂念，会倾

诉衷肠。

这一切都是承梅花的召唤！

写于2022年1月19日

之所以对“叼鱼郎”这个词印象深

刻，甚至一见难忘，是因为它很好地描

绘出了南方乡间一些捕鱼能手的形

象。他们平日看不出与别人有什么两

样，都是老实巴交乃至有些木讷的农

民，但在春水初生之后，尤其夏潮遍涨

的当儿，常常是神出鬼没般，仿佛变戏

法似的从水里捕得一些鱼虾来。有的

就把鱼穿在柳枝儿上，然后挂在腰间或

挑在扁担、竹竿、羊叉的一端，轻松愉快

乃至半炫耀似的从村道上走过，那白亮

的鱼鳞显得格外耀眼；而到吃饭的时

候，村庄里袅绕着的淡淡炊烟里便夹杂

着诱人的鱼香。

这样的叼鱼郎真的只有鱼老鸹（鱼

鹰）与之可比。他们都有非凡的识别能

力，即从一池平静的潭水或一泓清溪

里，一眼即可看出里面有没有鱼类，

包括虾、鳖、龟、鳝等。我的父亲曾

经告诉我，他因事到他教书的村子

去，陪同的大队支书跟他一起走到一

个长塘边，那位支书说：中午没有什

么招待你，我摸几条鲫鱼上来吧。我

父亲一看，一塘清水，平静深幽，一

丝波纹都没有，且两手空空，能摸到什

么鱼？没想到，那位支书下水后，沿岸

一番拍动，塘水稍稍变浑，再左摸右摸，

一会儿就摸出一条肥大的鲫鱼扔到了

岸上，接着一条，又一条，转眼便是五六

条。支书还要摸，父亲连声说够了，他

才作罢，上岸用草帽兜了，回去两人美

美地喝了一顿酒。这位支书可称得是

个典型的叼鱼郎。

我的伙伴当中也不乏这样的能

手。有的人似天生跟鱼有缘，简直是只

要有水的地方，他都能弄到鱼来。村

北头的四清儿家住在水塘边，听惯了

鱼的泼剌声，也摸透了鱼的习性，他只

要下水，总没有空手上来的，不是几尾

鱼，就是几条鳝，再不济也要摸几捧螺

蛳。有一次与我们打赌，他潜入水塘

去寻一枚我们抛下的硬币。只见他就

像一尾梭鱼扎入深水，足足有一刻钟

未见动静。正当我们以为他遭遇不测

之际，平静的水面上却“呯”的翻出水

花，冲出一个黑头，呲开的白牙间却衔

着一枚亮闪闪的硬币，而神奇的是，他

又把两只手高举起来，手里各握着一条

白亮亮的鲹条儿。他冲大家舞动双臂，

正当人们瞠目结舌之际，他又“唰”的一

声消失得无踪无影。少顷，他再次冒出

水面，这时，他的嘴里衔了一尾大鲤鱼，

似乎还在摆着尾巴哩。这下岸上看他

的人不是惊呆了，而是转而跺脚拍手狂

欢。所谓“近水知鱼性”，这样的叼鱼郎

在各处乡村里并不鲜见，在《水浒传》里

似乎是叫“浪里白条”。

我和小伙伴们在野外玩的时候，也

常有得鱼之喜。一场夏雨过后，天气清

新，遍野翠绿。不记得为了什么，我们

走到田塍上，忽然看到田沟里流水哗哗

奔淌，有个大点的孩子说，赶快回家拿

鱼篓去，张在水口上，一会儿鱼就要上

水了。果有孩子回去取来竹篓，由那个

大孩子妥当地放置到水里后，我们便离

开了，而傍晚我们去取，就搬回了沉沉

的一小篓鲫鱼。按照“见者有份”的

江湖原则，那一晚我也分得三尾鲫

鱼，回去炖了一锅很鲜的鱼汤。实在

无聊了，我们有时也会到村头那条水

渠的桥洞里待会儿。桥洞当中有一块

突起的长满青苔的石板，十分滑溜，

我们一次次地冲上去，看谁能在上面

立得住或停留得时间长一些。而在那

幽深的流水里，偶或也能见到有几尾

鱼在游动。领头的孩子说：我们每人

都捉两条吧。结果，我们跳下水，一

阵寻摸，还真每人都摸到了两条，连

我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也不例外。我

们照例是把鱼穿了柳条儿，甩到肩膊

上，得胜将军似的洋洋地走回村里，找

到那个五保户单身汉发如伯，在一起打

了一顿“平伙”。

这样的事当然都是随机或偶遇的，

但是，村里总有一两位带有专业性的叼

鱼郎，他们平时并不轻易“下水”，但逢

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必定出手，出手必

有比较大的收获。他们近乎沉默寡言，

你简直弄不清他们在什么地方抛钩撒

网，只看见他家小院里，常常晾出一条

条剖开的小鱼，簸箕里也摊晒着一大片

红虾，可以想见，他们的餐桌上，总不会

只有寻常人家几样简单的小菜。而且，

每逢节日，他们还会背着装有鲫鱼黄鳝

的鱼篓竹箩去县城或附近小镇赶个露

水集，用一夜辛苦守候得来的收获换得

几元零花钱，补贴家用。曾经一度做过

我邻居的来狗就特别会钓鳝。每当五

黄六月的日子，田野里秧苗正长得茁

壮，不久就要撩籽了，而恰是鱼肥鳝壮

时节。薄暮降临，暖暖的熏风吹得人快

要沉醉，到处都是蛙声一片，便可见到

田塍上有点点的渔火闪耀，映在水田

里，洇晕成片片火光。那些擅长捉鳝的

人，腰挎竹篓，手持几根细竹做的钓竿，

在田间四处游觅。那细竹竿的前梢大

约安着一截细铁丝，铁丝上似乎还裹着

棉线，此外才是穿着蚯蚓为饵。就凭这

样的工具能钓到鳝？我深表怀疑，也曾

问过来狗，但他只是神秘地一笑，未置

可否。我又央他教我这招，他只说练练

就行。我常常在幽黑的夜幕里遇见他，

他不多说话，只哼哈一声，就又走开，低

头寻觅田边的鳝洞去了。我虽然一想

起曾经尝过的葱烧鳝段，就口舌生津，

然亦无法，真是“徒有羡鱼情”了。

本县诗人陈所巨在《捕鳝者轶事》

一文里谈到捕鳝或者说钓鳝的方法。

他的父亲有一手捕鳝的绝技，所以他小

小年纪就“尽量地装出大人的神态，学

着父亲的样子，在塘边、溪边和水田边，

轻轻捻动钓竿，引诱黄鳝捕食。因为捻

动钓竿，穿着蚯蚓的钓饵会旋起一些小

小的浪花，跟小鱼和泥鳅旋出的浪花差

不多。黄鳝捕食时很凶猛，会猛地咬住

钓饵，使劲往洞穴里拽，拽不动时，便咬

住钓饵打起旋旋来。我们一般都是趁

着黄鳝打旋旋的时候，一只手猛抽钓

竿，一只手顺势一抓，使它乖乖地成为

‘俘虏’”。我记得有伙伴教我抓黄鳝的

手法，即中指突出，五指皆作钩状，一下

就把鳝鱼拗着扣住，让它动弹不得。可

惜我从无实战经验。

我家乡并非水乡，但河塘塥堰还是

有些的，也就是说水系尚算发达，所以

乡野间总是活跃着一群叼鱼郎。这也

算是一种谋生或者说给生活找些补贴

的手段吧。虽然那时日子苦点，但不是

说“蛇有蛇路，鳖有鳖路，乌龟还有三条

黑路”吗？又有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

雀”，何况手足俱全、耳聪目明的人

呢？他们各施其技，各擅其长，有的捉

鱼钓鳝，有的卡鳖掏龟，还有人专会下

网捕虾。

说来我们那里卡鳖的高手也是神

乎其技，他也是只要从水边过，就能判

断这水里有没有鳖，有多大的鳖，我想

那大约是从岸边极为细微的泡沫来判

定吧，不然除非他真的是有透视眼。

至于“卡”，说明不是徒手去抓，据

我所知是用一根寻常做针线活的针，穿

一点猪肝上去，然后再伸入鳖洞去诱

捕。而在池塘边，更是常见有人一连下

好几只罾网，柄是长长的可弯曲的竹

竿，那网就可以浸入水里，待上一段时

间，几个小时不等，布网的人就去一一

收取，把网拉出水面，便可见银鳞细虾

在网里蹦跳，甚至一亮一亮反射着斜阳

的光芒；而这时，田野上也是稻穗穰穰，

如一片金色的海洋，这怎么不让人生出

家济户足、物阜年丰的感叹。

确实，在没有天灾人祸的好年头，

哪怕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乡村，只要勤

快，大部分人家的生

活还是不成问题的，

甚至饭稻羹鱼，过得

有滋有味的。

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信哉！

颜鲁公楷书《勤礼碑》宽博雄健、字

字凛然，写久了，就有沉重之感。央求老

师学习行书，老师点点头，沉吟一会

儿，说，写了这么久的颜真卿，不妨写

写苏东坡。于是，推荐了苏东坡的二

赋，也就是把书法史震得嘎嘎响的《洞

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找来二赋，

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觉得两篇文章有

趣，写酒，写心情，写了苏东坡的人间

烟火；书法神逸，也是宽博雄健、字字

凛然。

苏东坡与颜真卿的手笔，血脉相通，

临写起来舒畅自如，腕下生风。去老师

的府上请益，自然会问起二赋的因由。

老师的古典文学修养深厚，他讲苏东坡

的二赋，从文章到书法，由浅入深，条理

清晰。我默默听着，觉得二赋像一个神

话，在想象中漂浮。

二赋，是书法史上的扛鼎之作，自然

躲不过朝廷的追索，乾隆时期入藏清内

府，并刻进《三希堂法帖》。后来被溥仪

带到长春，1945年失踪。到了1982年，

二赋销声匿迹整整三十七年了。

记得是1982年的冬天，我去老师家

拜访，看到几位中老年人在议论着什么，

他们的脸色有一点紧张，神情凝重，时而

快速交谈，时而沉默良久。

他们透露一个重要消息，对于我来

讲，是一个特大新闻——二赋在吉林市

出现了，也就是说，苏东坡的《洞庭春

色赋》《中山松醪赋》的真迹在吉林市

出现了。我不知所措，甚至怀疑消息的

真假。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二赋就在

老师家附近的一栋简易楼房里沉睡了三

十七年，而那座没有集中供热的简易楼

房，是我去老师家的必经之处，也是我

中学时代上学路上的必经之处。我无论

如何也想不到，我从简易楼房的身边经

过，就是从二赋的身边经过，我这么走

了十多年的时间，就是在二赋身边经过

了十多年。

那里是城市居民区，一排排平房，一

条条小路，用木条隔离出来的小院子，堆

着木材、煤炭，这是日常做饭、取暖的必

备。有一根粗铁丝从院子里横穿，这是

晾晒衣服、被单的陈设。没有晾晒物的

时候，麻雀会站在那里，嘁嘁喳喳叫个

不停。小院里停放着自行车，有的依靠

车梯自立，有的靠墙依附，横七竖八，

特别的生活化。不远处有一家机械加工

厂，厂区外建有与工厂配套的锅炉房，

一个高达三十多米的烟囱在锅炉房边拔

地而起。烟囱外沿镶嵌着铁筋做成的梯

子，一个个排到烟囱的顶端。

二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隐匿了

三十七年。这一段时间，或许是它最难

过的一段时间，也是最温馨的一段时

间。1094年2月，苏东坡在河南睢县抄

录了自己的两篇文章，交给朋友后，逐一

递藏，从个人到朝廷，从北宋到清末，从

民国到今天，无一不把二赋视为收藏重

器。三十七年，落脚北国江城，飞入寻常

百姓家，牵动着关心文化、热爱书法的每

一个中国人的心。

那时候我还年轻，没有资格靠近二

赋，只能旁观围绕二赋所发生的故事，以

及二赋本身的故事。

二赋的藏者叫刘刚，是吉林市一所

中学的历史老师。1945年，他家还在长

春，秋天，父亲刘忠汉匆匆回来，把一个

包裹交给母亲，嘱咐妻子妥善保存。刘

忠汉毕业于沈阳陆军学校，是伪满洲国

的小军官。那是多事之秋，刘忠汉离开

家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至今生死不

明。1946年，刘刚的家从长春搬到吉

林市，父亲交给母亲的包裹也一同带到

了吉林市。刘刚渐渐长大，学了历史专

业，打开了父亲留下的遗物，直觉告诉

他，如果苏东坡的二赋是真迹，就该有

个说法，必须交给国家收藏。于是，在

朋友的引荐下，他找到时任吉林市图书

馆副馆长的刘廼中，请他帮助鉴定。刘

廼中又请来书法家金意庵一同鉴定。刘

廼中、金意庵也是传奇人物，前者毕业

于辅仁大学，曾在文化部直属单位工

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发配北大荒

劳动改造，后就地安置，来到吉林市工

作。金意庵有皇族血统，被定为历史反

革命，辗转到吉林铁路局工作。两个人

命运多舛，因其丰富的文化修养和较高

的书法创作能力，得到吉林地方政府的

重视，很多书画爱好者成为他们的拥趸，

二人辞世后，先后建立了艺术馆，永久铭

记。在刘廼中的办公室，二赋手卷徐徐

展开，刘廼中的眼睛亮了。这是1982年

12月7日的下午，长达306.3厘米，宽

有28.3厘米的二赋，在吉林市图书馆冬

日的阳光下变得分外耀眼。二赋有六百

七十余字，写在宋代白麻纸上，七纸接

装，曼妙飘逸。刘廼中手边有早年延光

室印制的二赋，相互比较，有所同，有

所不同。眼前的二赋引首与隔水不见

了，正文第一行有一点残缺，其他依

旧。收藏印章共计六十六枚，延光室印

制的二赋是五十三枚，多出来的印章有

“宣统御览之宝”等后来钤印的，曾钤在

引首处的“乐寿堂鉴藏印”“石渠宝笈”

“三希堂精鉴玺”等印，与引首一同消

失。乾隆、嘉庆、宣统的印迹，还有元、

明、清收藏家的印章，有条理地钤在二赋

的不同地方。印泥的色泽透出时间的长

短，轻轻一瞥，就能感受到二赋的分量。

刘廼中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金意庵，两

人继续推敲，露出会心的微笑。

为了进一步确认二赋的真实身份，

金意庵致函吉林省博物馆段成桂，陈述

了在吉林市发现二赋的情况，希望省博重

视。很快，吉林省博物馆艺术部主任苏兴

钧与段成桂一同来到吉林市，他们带着

早年出版的珂罗版二赋，相互对照，不

言自明。藏者刘刚坦言，只要二赋是真

迹，立刻捐献给国家。吉林省文化厅十

分重视，决定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1983年1月26日，吉林省文化厅在长春

举行了颁奖仪式，奖励刘刚一万九千元

奖金，并颁发了奖状，另奖励刘廼中、

金意庵、周克让每人一千元的奖金，肯

定了他们对保护二赋所作出的贡献。

发现二赋，成为彼时重要的新闻，从

文博界到书法界，二赋成为热议的话题。

我当然关注二赋的社会影响，我把

报纸上有关二赋的新闻剪裁下来，夹在

我的二赋字帖里，有时间就看看，觉得二

赋离自己很近。二赋离自己真的很近的

时候是二赋展出的那一天。听说吉林省

博物馆公开展出二赋，我乘火车从吉林

市到长春，在省博（原伪满皇宫所在地）

看了整整一天。二赋真迹，果然不同凡

响。我临习的二赋，是《三希堂法帖》中

的刻本，字形差似，神韵黯淡，尤其是笔

意关联处的微妙变化，在刻工的凿掘过

程中消失了。眼前的二赋已经不是惯常

的姿容，轮廓、表情、韵致，有岁月的宁静

和生命的灵光，神秘也真实。

二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

赋》，是苏东坡的文学代表作，也是他的

人生写照。

《洞庭春色赋》写于1091年，也就是

元祐六年，又贬至杭州的苏东坡，接到诏

书返京，却被程颐等人构陷，又贬到颍州

任职。对政治沉浮似乎习以为常的苏东

坡，心情还是郁闷，有了“追范蠡于渺茫，

吊夫差之惸鳏”之叹。

仕途曲折，1093年，对苏东坡而言

也是不平凡的一年，8月1日，夫人王润

之辞世，年仅46岁。苏东坡又一次宦

移，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总管，出

知定州军州事。9月3日，宣仁太后崩，

哲宗亲政，10月23日，苏东坡又到定州

任职。此间，写了《中山松醪赋》。关于

这篇文章，“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

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公帅定武，饬厨传，断松节以为酒，
云饮之愈风扶衰。松，大厦材也。摧而
为薪，则与蓬蒿何异。今虽残，犹可收功
于药饵。则世之用材者，虽斲而小之为
可惜矣，倘因其能，转败而为功，犹无不
可也。

晁补之对《中山松醪赋》体会尤深，

他从“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的

表白中，看到了老师的内心深处。

次年，苏东坡再一次被构陷，“因语

涉讥讪，削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罢定

州任，以左朝奉郎知英州。即行复论罪，

降左承议郎，仍知英州”。1094年2月，自

定州赴英州，途经河南睢县，以他“郁屈瑰

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的

笔调抄写《洞庭春色赋》和《中山松醪赋》，

然后踏上了自己宦海沉浮的不归路。

为什么在睢县抄写二赋，苏东坡写

了一段话：

予在资善堂，与吴传正为世外之
游。及将赴中山，传正赠予张遇易水供
堂墨一丸而别。绍圣元年闰四月十五
日，予赴英州，过韦城，而传正之甥欧阳
思仲在焉，相与谈传正高风，叹息久之。
始予尝作《洞庭春色赋》，传正独爱重之，
求予亲书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赋》，
不减前作，独恨传正未见。乃取李氏澄
心堂纸，杭州程奕鼠须笔，传正所赠易水
供堂墨，录本以授思仲，使面授传正，且
祝深藏之。传正平生学道既有得矣，予
亦窃闻其一二。今将适岭表，恨不及一
别，故以此赋为赠，而致思于卒章，可以
超然想望而常相从也。

这就是二赋书法的由来。

离开吉林二十七年了，念念不忘二

赋，听到二赋在长春展出的消息，会单独

回去，不惊动任何人，在二赋前伫立良

久，然后，又去他乡。

二

赋

梅花的召唤

叼鱼郎


